
        
            
                
            
        

    
戲裡戲外——秦寒







作者：魔免速度



《冰戀書櫃》



前言：當今時代，每個人都會有藏在心中某種特殊的愛好，比如繩藝、窒息、冰戀，而有些人就抓住了這些只受用於小部分人的利益，拍攝出一些特殊的視頻。



當然拍攝什麼都需要請演員，但真正有點名氣的根本請不來，自然也給賺不到大錢的小模特提供了不錯的機會，秦寒就是其中之一。



「秦寒，你來了，快進，快進，要不要喝點水？」導演帶著笑容歡迎著。



「嗯，可累死我了。」



秦寒算不上什麼明星，勉強能在有點規模的車展、畫展之類的當當模特，當然也只是普通的車、平凡的畫罷了，掙的錢勉強夠維持己用，但一碰上名貴的奢侈品，就顯得可望而不可即。



正巧，有人自詡導演，搞了個所謂的拍攝公司，拍攝繩藝和冰戀視頻，正巧缺少演員，便聯繫到秦寒，秦寒一聽報價，也很快同意了。



秦寒確實有些姿色，由於是模特，身材也好，自然受到很多定拍人事的青睞。



一開始，秦寒只拍寫繩藝，哪怕是掐勒都覺得危險，不過後來聽說穿上威亞拍攝上吊或者絞刑，獲得的報酬也更多，秦寒所幸一次拍了三部，反響很好，於是又有大大小小的人定拍，指名道姓的點秦寒拍攝，價錢都快一萬一部。



「這是拍攝的錢，按照規則，這是你的五千，不過還是先給你一千，拍完再給你剩下的四千。」



「成，我都明白，要不是靠著這裡拍片，我哪有錢買包啊，衣服啊之類的。」



「先看看今天的劇本，我去準備一下，你很熟練了，咱們一次過。」



「講的是逃亡女犯，上吊自殺的是吧？還要穿紅衣黑絲？口味挺獨特呀。我先去換衣服了，一會兒就回來。」



導演準備好拍攝，秦寒也換好了服裝。



秦寒從房間入場，左手拿著一根繩子，右手抱著一個圓凳，腳上踩著高跟鞋走到鐵環下方，鐵環儼然是為了拍攝特意準備的。



「念詞。」導演提示道。



「真沒想到，警察還是發現了，與其被一槍崩死，還不如上吊自盡，尋個痛快。」



「別忘了脫下鞋子。」



秦寒照做了，她將圓凳放在鐵環下，隨後站上椅子，將繩子熟練的打成絞索，一端繞過鐵環，從椅子上下來，將另一端繫在門把手上。



秦寒脫下腳上的高跟鞋，整齊的碼放在一旁，轉身又站上椅子。



秦寒拉開絞索，將脖子放進去，又將絞索收緊。



「第一幕卡，換上威亞。」導演喊著，其實屋裡只有三個人，一個是拿著劇本的導演，另一個則是導演的合夥人，專門負責攝影。



秦寒解開絞索，跳下椅子，穿上威亞衣。



可誰也沒想到，吊威亞的鋼絲因為使用頻繁已經斷了，而導演和攝影哪有時間維護，只是讓可憐的秦寒趕上了。



不知道的秦寒重新站上椅子，將絞索套上自己的脖子，在導演喊了聲開機後，秦寒踢倒了腳下的圓凳，任何一個想要自殺的人都無法做到秦寒這麼熟練。



秦寒的身體懸空了，沒幾秒，秦寒黑色的絲足就開始繃直，這是劇情要求的，秦寒照做了。



但是令秦寒感到不對勁的是自己的脖子，為什麼有點喘不過來氣的感覺。



「可能是威亞有點鬆了吧，以前也遇到過。」秦寒心裡想著，仍在按照劇本做著蹬踢，兩隻絲足慢慢在空中開始前後划動，速度也越來越快，從緩慢一點點變得劇烈。



絲足帶動著小腿做著蹬踢，帶動著紅色連衣裙的裙擺，秦寒的雙手原本應該放在肚子前，可此時卻緊緊的將肚子前的連衣裙揉捏成一團，攥在手心裡。



秦寒的臉頰也凸顯出紅暈，睜大的雙眸正對著鏡頭，詮釋著上吊的苦痛。



導演和攝影都佩服秦寒的演技，認為越拍越好，只有秦寒感覺到不對，這才認識到威亞斷了。



秦寒的蹬踢瞬間提升了一個層次，掙扎也不僅限於小腿和雙腳，大腿也參加了蹬踢的行列，也導致從前後的划動變成了四處亂踹，大腿和小腿甚至能彎曲成九十度，然後用力的飛踹出去。



大腿讓臀部也開始亂顫，紅色的裙擺開始上下抖動。



秦寒的雙手放棄了揉捏，還未平復褶皺的連衣裙，就開始抓撓自己的脖頸。



秦寒的臉更紅了，瞪大的眼睛也開始向上去翻，黑色的眼珠只能看見一個底部，不時還會消失在眼眶之中。



秦寒拍攝過很多冰戀視頻，不論是犯罪被執行絞刑，還是各種方式自殺，其中不少劇本的文筆讓秦寒都感到佩服，可她卻從未想過自己真的要被絞死。



秦寒的雙腿可能沒有多少力氣，這才想起用嘴去呼救，卻只能發出「呃呃」的怪聲，可這恰好符合了劇情的需要，沒有引起導演的注意，反而自己張大的嘴巴卻使得香舌吐出嘴外。



口水從秦寒的嘴角流了出來，滴落在領口，可這又符合了劇情。



秦寒看著求救不得，便開始自救，可這時的秦寒體力已經喪失過半，雙手再想要拉開脖子左上的絞索則愈發的困難，結果只能是弄巧成拙，越拽越緊。



這時的秦寒也不再看向鏡頭，而是向右上方看去，因為絞索的收緊，秦寒的臉已經略微發紫，眼睛連最後的黑色眼珠也消失不見，只剩下白色。



隨著窒息的不斷加重，秦寒的意識開始逐步渙散，儘管求生還是她本能的慾望，可此時她翻白的眼球卻只能望見一抹黑色，秦寒也永遠沉入到黑暗之中，她的最後一個想法就是無論過得如何，再也不想拍攝這類視頻。



秦寒的蹬踢陷入了最後的倒計時，幅度也小了很多，裙擺安詳的停靠下來，等待著死亡的到來。



秦寒的左手從脖子上垂落在身體左側，右手食指和中指的指甲還掛在深深陷入脖子的絞索上，不過伴隨著全身的幾下抽搐，無力的掉了下來。



絞索將秦寒白嫩的玉頸勒得發紫，同樣還有略微發紫的臉頰。



絞索也絞出了秦寒的舌頭，潔白的牙齒也露了出來，牙尖咬住了秦寒的香舌。



秦寒失去了生命，尿液卻為這具靜止的艷屍帶來生動，從略微分開的兩隻絲足之間滴落到地上。



「導演，一遍過，拍的太順利了！」



「嗯，秦寒你表演的很出色，太真實了，真不知道你的白眼和發紫的臉是怎麼練出來的，趕緊下來吧，這四千塊錢是你的了。」



「是啊，秦寒別玩了，我知道你沒演夠，以後肯定還有人找你拍，快點下來。」



「不會有啥事吧？她咋還不下來？」



「不會真死了吧，我去看看。」



攝影匆忙扔下機器，跑過去，捏了捏秦寒的絲足，又抖了抖秦寒的手，剛剛舉起來又重重地落下了。



攝影連忙解開門把手上的繩結，秦寒的身體便重重的摔在地上。



「威亞呢？即使解開繩套她也應該懸空啊。」導演頓時焦急萬分，這要是出了人命，自己恐怕下半輩子只能在監獄裡度過了。



「估計是斷了，還真是，應該是使用的過於頻繁了。」攝影反而顯得很淡定。



「這怎麼辦啊……我不想進監獄。」



「趕緊找個地方埋了，收拾收拾錢財，跑路去吧。」



「也只有這樣了，唉……怎麼趕上這種事了……」



在導演的抱怨中，攝影拖著秦寒的屍體走進了臥室。



「你幹嘛啊！不是說好埋了嗎！」



「反正也死了，反正也要埋，不如趁著還有體溫，享受享受……」






戲裡戲外——夏穎







作者：魔免速度



《冰戀書櫃》



前言：當今時代，每個人都會有藏在心中某種特殊的愛好，比如繩藝、窒息、冰戀，而有些人就抓住了這些只受用於小部分人的利益，拍攝出一些特殊的視頻。



當然拍攝什麼都需要請演員，但真正有點名氣的根本請不來，自然也給賺不到大錢的小模特提供了不錯的機會，夏穎就是其中之一。



「你這個演技不行啊。」



「導演，我哪裡不行了，你看我的蹬踢，掙扎，哪怕是失禁，我哪個不是按照劇本來的啊。」



「你就是缺少神態，你看看別演員，人家是怎麼表演的，有幾個都是一遍過，你呢？死了以後跟你說不眨眼，偏偏眨，怎麼就忍不住？還有是發出『呃呃』聲，是用喉嚨發出來的，不是讓你用嘴說出來！」



「可你看那個模特能像我一樣翻白眼這麼徹底，看不見一點黑色？導演你看！」



「我也懶得跟你廢話，你要是真想拿這份錢，就回去好好想想怎麼表演，實在不行就親身嘗試一下。」



「那……那要是把自己吊死怎麼辦？」



「我是讓你嘗試，又不是讓你上吊！你怎麼那麼笨蛋啊！怪不得搞成這樣，明天在拍不好直接換人，反正顧客說有一個備用方案。」



夏穎從小就像當模特，傻白甜的性格也符合當今的社會，但她就是沒有出名，也沒被什麼富二代官二代看上。



夏穎是聽朋友介紹才來這家拍攝公司的，原因就是夏穎貪財，企圖多賺些錢包裝自己。



夏穎雖然漂亮，但卻沒有演技，表演起來不是浮誇就是平淡，念台詞很難念出感覺。



本來按照夏穎的外貌，即使來拍這種片子也一定會被這些有特殊癖好的人所青睞，從此每天都會有人找她定拍。



可如今的夏穎卻只能拍一些繩藝類的視頻，還是沒有台詞的那種。



哪怕是有人點名找夏穎定拍，都會被導演好言勸退，為的就是不砸了自己的招牌。



夏穎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家中，說是家，只不過是一間不足三十平米的小屋罷了。



拍攝了一天的視頻，沒有獲得任何收貨，反倒是累的自己雙腳發酸。



夏穎狠狠地甩開自己雙腳上的高跟鞋，揉捏起自己的絲足。



夏穎躺在床上，回想起自己的拍攝，似乎沒覺得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反正自己從頭到尾覺得特別的順利，於是內心開始咒罵導演。



「拍一部繩藝片，又沒有台詞和附加項目，一部片子能拿二三百都算多的，要是拍一部吊片，少說也能拿一千。」夏穎在心中盤算著。



「如果一天能拿一千的話，我早就把自己包裝成一線模特了。導演那個混蛋，錢都塞進他腰包了，真不知道哪裡有問題。」夏穎越想越頭痛，自己明明表演的最好，可偏偏嫌我不滿意。



夏穎用枕頭摀住頭，雙腳踹著床，發洩內心的憤怒。



「我記得下午導演跟我說，讓我體驗一下，我倒要試試看，到底是哪裡表現不一樣了。」



夏穎從床上坐起，在家中翻箱倒櫃半天，才找出一根長繩。



按照拍戲時的系法，夏穎將長繩打成絞索，將另一端的繩子繞在房頂的暖氣管道上。



由於是體驗而不是真的自殺，夏穎才懶得去換衣服，穿著白色的女士襯衫和牛仔長褲，也沒有穿上高跟鞋，赤裸著絲足站在床的邊緣，背對著絞索。



絞索距離床有點距離，夏穎很吃力的才將絞索拉回到自己面前，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夏穎試了幾個動作，沒有感覺到和自己表演有什麼不同，所幸決定懸空試試看。



但體驗，尤其是懸空吊，基本會選擇便於自救的繩結，夏穎的打結方法只能越掙扎越緊。



夏穎顯然沒有注意到，絲足慢慢的向後移動，直到腳趾踩住床的邊緣，而後用力一蹬，讓身體懸了空。



由於原本絞索是傾斜的，這一下蹬開讓夏穎的身體開始前後晃動，暖氣管道也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



一直到夏穎的身體逐漸停下，絞索上的繩子開始筆直的拉緊，夏穎走向死亡的路才正式開始。



之前的擺動中，夏穎感受到了真正的窒息，感受到脖子上那種說不出來的疼痛，與此同時肺裡面也火辣辣的疼。



夏穎認識到自己的氣管被卡死，身體裡只有廢氣在不斷的循環，這才是上吊的過程。



原本受夏穎控制，雙腳和雙手都隨意的垂下，而此刻卻不由自主的開始小幅度的蹬踢。



除此之外，夏穎的雙手也開始嘗試抓撓自己的脖子，也許是為了模仿掙扎的動作，也許是脖頸確實苦痛。



夏穎還嘗試發出聲音，卻只能是小聲的「嗯嗯」。



為了真正體驗，夏穎沒有控制尿意，尿水從兩腿間流出，染濕了大腿內側的牛仔褲。



夏穎感覺到自己的意識有點渙散了，眼前也變得昏暗了，感覺自己體驗夠了，想要讓自己下來。



但是無奈，夏穎早就給自己斷了活路，她的雙手離開被繩子勒緊的脖子，想去解開脖子上的絞索，卻越拉越緊。



夏穎這才意識到不對勁，掙扎一下子變得劇烈起來，但為時已晚。



劇烈的窒息使得夏穎的面部通紅，夏穎逐漸張大了自己的嘴巴，渴望呼吸空氣，然而之前的體驗讓夏穎感到絕望，自己的頭和下面的身體似乎是分了開來，一絲一毫的空氣都被絞索拒之門外。



夏穎的兩隻絲足帶動著細長的美腿巨幅的前後蹬踢著，有幾次腳趾勉強踩在了床的床沿，可很快又滑了下來。



淚水從夏穎的眼角流下，似乎像是悔恨的淚水，隨即便是一點點翻白的眼球。



夏穎說得沒錯，她的白眼翻的很徹底，完全看不見一點黑色，可她最後的引以為傲也被閉合的眼皮蓋住了。



夏穎的意識在窒息的痛苦中徹底消散了，兩隻手早就放棄了越拽越緊的絞索，回落到胸前，抓撓著胸口，襯衫的紐扣也被強行抓開了一顆。



夏穎被尿液浸濕的雙腿分開了一部分，就像最開始懸空那樣，不過這一次的時間不在是短短的幾秒鐘，而是永遠。



夏穎的兩隻絲足繃直朝向地面，偶爾還會划動，因為踩在床上很難實現，夏穎還希望站回地面吧。



事實是殘酷的，夏穎繃直的腳尖距離地面很進，但終究不能觸碰到地面，而兩隻絲足也始終不願意互相在碰到一起。



夏穎的雙手從胸口垂落，半蜷的手指似乎仍然不放棄掙扎。



令人惋惜的是，夏穎用自己的生命上演了一出美好的表演，但她的舌頭卻被牙齒抵住，無法吐露出來。



還有被遮擋住的雙眼，哪怕翻白了也不是韻味，在最後關頭眼皮似乎向上睜開，可只露出一道縫隙而已。



夏穎的屍體是過了很長時間才被發現的，為了完成片子導演直接換了備用的演員，並且不久後徹底忘記了夏穎。



直到夏穎的屍體開始腐爛，散發出難聞的氣味，才驚醒了隔壁的注意，報警給夏穎收屍，就連給夏穎解剖的法醫都說，一個這麼漂亮的女模特，哪怕是死也應該是具艷屍，變成這樣，真是可惜。






戲裡戲外——王玲







作者：魔免速度



《冰戀書櫃》



前言：當今時代，每個人都會有藏在心中某種特殊的愛好，比如繩藝、窒息、冰戀，而有些人就抓住了這些只受用於小部分人的利益，拍攝出一些特殊的視頻。



當然拍攝什麼都需要請演員，但真正有點名氣的根本請不來，自然也給賺不到大錢的小模特提供了不錯的機會，王玲就是其中之一。



「導演，你好。」



「王玲，你來了，好不容易有人找你拍片，珍惜機會啊。」



「我知道，謝謝導演關心。」



「這次估計是一個富二代砸錢，五百萬的報酬，這還是僅僅是你一個人的。」



「真的嗎？讓我看看劇本吧。」



王玲是一個出生在二三線城市的女孩，雖然長相很不一般，但名字卻沒取好。



王玲十六歲的花季就開始練習模特，與許多當今的名模一個培訓班，不是因為長相、氣質和身材，單純是一個名字太大眾化，至今只能在小公司裡拍平面。



聽說最近拍攝冰戀很火，王玲這才鼓足勇氣去自薦。



導演勉強同意了，可拍攝視頻的人覺得王玲剛剛十八，不夠成熟，根本沒人找她拍片。



而在二三線城市，家裡往往重男輕女，對於模特這個職業也是有著厭惡之情，自從王玲出道以來，家中似乎跟她斷絕了來往，逢年過節也不讓王玲回家，只有每個月寄錢回家，王玲才感受到家的溫暖。



「沒有劇本，直接吊。」



「那我去換裝了，導演威亞在哪？」即使頭一次拍攝冰戀視頻，但規矩和要求都聽別人說了，對於王玲來說，只要不激怒導演，自己就能賺到這筆錢。



「不用威亞，直接真吊。」



「可……那我不就吊死了？」



「不然呢？人家花五百萬是白花的？本來不該找你的，五百萬的性命，都購買一線大明星了！要不是顧客說必須二十以下的，你哪來的機會！全公司就你一個十八歲，你不上誰上！更何況，你又不比她們丑，我這是看得起你！」



導演原本怒吼著，可看著快哭的王玲，導演瞬間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你的身世你自我介紹的時候不是都說了嗎？你這日子過得這麼苦，死了不就解脫了？再者說，你總把你家裡人放在心上，他們把你放在心上了嗎？



聽我一句勸，你是個模特，也是個女人，等老了以後誰還要你啊，我要是你我早就吊死了！現在還能白撈一筆錢，多好？



你的屍體也不用擔心，人家顧客說上門拿走你的屍體，還省了一筆安葬費不是？趕緊的吧，只要你答應，我馬上把你的錢匯給你的家人。」



「可……我……」導演一席話，確實有效果，王玲原本就是苟活在這個圈子的最底層，此刻又經過導演的如此一勸，內心灰暗了許多。



「白綾我都準備好了，你看看你的身高合不合適？顧客要學生裝，你快去換衣服，你看錢我已經打過去了。」導演指了指遠處的白綾，下面還放著一把椅子，這完全是壓垮王玲的最後一根稻草。



王玲換好學生裝，白色的短袖上衣搭配上黑色的短裙，裸露出王玲的兩條美腿，胸口上還有一條女士領帶。



王玲的腳上穿著白色的短襪，只是腳上的帆布鞋大了一號。



王玲雙手拽住白綾，顫抖著站上椅子，將自己的脖子放入白綾系成的環中。



白綾是提前繫好的，沒有考慮到王玲身高，王玲只好半蹲下來，讓自己的脖子緊貼著白綾，避免下墜的時候拉斷自己的脖子。



如果穿著威亞，王玲應該會毫不猶豫地踢倒椅子，但此刻眼淚卻從王玲的眼眶中流出。



導演不耐煩的開始催促，王玲也像是狠下心般，抽涕了一下，終於踢倒了支撐她的椅子。



因為用力過大，不只是椅子摔的很狠，王玲的一隻帆布鞋也順勢飛了出去，砸到了身後的背景牆，露出一隻被白襪包裹的秀足。



王玲的另外一隻鞋也鬆鬆的，乾脆腳上一使勁，甩掉了帆布鞋。



白綾很柔軟，包裹著王玲的脖子，王玲又留著短髮，貼著雙耳，一時間凸顯出學生甜美的感覺。



王玲兩隻穿著白襪的腳，腳心和腳背相互揉搓摩擦，不時還會向下踩踏。



王玲裸露出來的小腿也是白皙的，配合著兩隻腳，在空中跳起舞蹈，舞蹈中略帶著生疏與羞澀。



生疏是因為王玲的雙腿毫無規律可言，剛剛雙腳還在揉搓，雙腿還在蹬踢，此時卻開始左右踢踹。



羞澀則是王玲的大腿緊緊夾住，不參與任何的掙扎，還有就是王玲透著粉嫩的臉頰，不知是因為窒息還是害羞。



王玲的雙手緊緊握成拳頭，而後又扯著自己的衣角，可能在王玲心中上吊的過程就是短暫的瞬間，不會受到太多的痛苦。



沒過多久，王玲的雙手就向上移動，去抓撓自己的脖子，可能是白綾太滑，抓了沒兩下就滑落到胸前，拽住了領帶，抓撓著胸口，此刻王玲正感覺到胸口像火燒一樣疼痛。



這是窒息，王玲心裡明白，但身體仍舊在掙扎著，這是王玲第一次表演上吊，當然也是最後一次。



王玲的從眼角流下的淚水已經干了，但眼前的景象卻逐漸昏暗，在即將消失的潛意識裡，王玲想起了家中的冷漠，職業的悲哀，彷彿看見了自己的靈魂從身體裡飄走了，來到了幸福的彼岸。



尿水沿著王玲的左腿順流而下，淡黃色的尿液浸濕了左腳上的白襪。



王玲的大腿像是解開了束縛一般，與小腿曲折成九十度，向下猛力的踩踏，王玲的雙手也回到了脖子去抓撓白綾。



淚痕雖然干了，但口水卻流了出來，順著王玲的嘴角，舌頭也自然的從潔白的牙齒中吐出，掛著一絲唾液，帶著一抹粉嫩。



王玲的臉頰依舊是紅色的，可惜被短髮遮住了一部分，而王玲的雙手已經垂落在身體兩側，無法去掀開自己的頭髮，欣賞臉頰上的紅暈。



王玲劇烈的掙扎倉促了些，尿液還未拍淨，全身就陷入了抽搐，開始頻繁地小幅顫動。



王玲的雙手手心從外，蜷曲著手指，兩隻懸空的腳丫也在不斷地抖動，尤其是左腳，似乎在抖掉那些已近潤濕玉足的尿液。



王玲全身的顫抖頻率越來越慢，最終還是停了下來，半閉半睜的眼睛看向地面，有自己兩隻白色的腳丫懸在空中，地上還有一灘液體，而眼中的瞳孔卻一點點擴散。



「您來了，怎麼樣還滿意嗎？」導演撥打了一個電話，一位穿著華麗的男子走了進來。



「讓我看看。」男子走進了王玲的屍體，抬起手臂，卻無力的垂下，男子又蹲下身子，脫下王玲被尿液浸泡的左腳上的白襪，捏了捏王玲的裸足，站起身子，解下了王玲的屍體。



「你幹的不錯，吶這是你應得的，她的五百萬你也轉過去了是吧？」



「按照您的吩咐，都打過去了，感謝您的惠顧。」



「那我就把屍體帶走了，你記得打掃下現場。小美人，今天晚上你的屍體屬於我哦。」






戲裡戲外——尤露







作者：魔免速度



《冰戀書櫃》



前言：當今時代，每個人都會有藏在心中某種特殊的愛好，比如繩藝、窒息、冰戀，而有些人就抓住了這些只受用於小部分人的利益，拍攝出一些特殊的視頻。



當然拍攝什麼都需要請演員，但真正有點名氣的根本請不來，自然也給賺不到大錢的小模特提供了不錯的機會，尤露就是其中之一。



「這是你今天的劇本，尤露。」



「我看看，嗯……我明白了。」



「還有這場戲，你演的好一天三部不成問題。」



「又是上吊的嗎？」



「沒錯，你表演的專業，很多人選你。」



「第一部是失戀上吊，不是演過很多遍了嗎？就是掙扎過程略微不一樣而已；第二部是丟了工作；第三部是考試沒考好……」



「人生自殺不都是這些原因嗎？尤露你看完劇本了吧。」



那好吧，尤露長歎一口氣，換上了威亞，念了念台詞，踢掉了腳下的椅子，模仿著上吊的人員，開始按照固定的動作掙扎。



「呼……演完了，張哥你不是有話說嗎？」



「拍完這場戲，我就打算回家了，這個工作室也散了吧，我是創始人也是老闆，聽我的。



不過……尤露，我知道咱們都缺錢，好不容易有點起色不該說這些話，但我爸的身體確實……希望有個人照料。」



「尤露姐，我也想撤了，以您的表演，去哪個大工作室都是頭牌，我就是個剪輯，到哪賺的錢都是一樣的，不如回家工作，離爸媽也近一點。」



「成，我都聽明白了，你們回家吧，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



「姐，你不挽留我們嗎？謝謝姐。」



「當時我們不也是挽留那些模特和同事，該走的不是照樣走，你們說的都對，家裡人是應該照料，不像我，家裡就剩下我一個人了，剛好你們走了，我也能演一回自己了。」



兩人都以為尤露希望當一個真正的模特，畢竟她才二十七歲還算年輕，也就收拾收拾東西，離開了既是居住又是拍攝的出租房。



兩人走後沒多久，尤露便開始打掃房間，而後又洗了個澡，換上了嶄新的衣服。



這家工作室其實是尤露唯一的工作地點了，當時剛剛專業畢業的尤露屢次碰壁，學的模特根本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這才加入了一家冰戀工作室。



沒過多久，厄運又來了，其她的模特不是不想繼續演下去，就是被大工作室高價收走。



因為尤露的小工作室在許多有名的定拍冰戀的工作室裡顯得默默無聞，一年到頭也很少有人定拍。



看著身邊的人一個個離去，原來十餘人的隊伍轉眼就剩下三個人，除了尤露只剩一個導演兼攝影，一個後期兼剪輯。



尤露身材比所有的模特還要好，演技也因為觀看了許多人的表演變得精湛，而且尤露也暗下決心要幹好這件事，一連拍了十幾部，工作室也開始進入大家的視野。



之後也有工作室來挖角，可尤露卻一一拒絕了，因為這個工作室有她自己的心血，也是她自己的努力創造出的名氣，不想被他人奪走。



可尤露沒有想到，這個小工作室還是散了。



尤露從以前為了拍攝而購買的服裝中選了一條白色上衣和一條黑色的百褶小皮裙，尤露想穿鞋，一連試了幾雙都不滿意，又想了想每次表演時，都是要踢飛的，乾脆不穿了，光著腳丫踩在了冰涼的地板上。



白綾一向都是在鐵環上掛好的，便於每一次的拍攝，而凳子也被尤露搬到了白綾下方，只是尤露的身上沒有穿著束縛她的威亞以及面前沒有一台攝影機，自己也不需要去說拗口的台詞。



尤露拽住白綾，顫顫悠悠的站上凳子，挽起白綾，踮起腳後跟，將自己的玉頸放置在白綾上，又將自己的秀髮從白綾中梳理出來，由於表演了很多遍了，尤露對於這套動作心知肚明。



尤露的左腳向前一邁，腳心貼住凳子邊緣，右腳已經踮起老高，尤露喘勻了呼吸，左腳一用力，讓自己的兩隻秀足懸了空。



柔軟的白綾裹住了尤露的脖子，尤露除了感覺到脖子發癢，沒有什麼異樣，放在脖子處準備抓撓的雙手也放了下來。



也許上吊跟定拍的人提交的劇本根本不一樣，尤露心裡想著，眼睛雖然睜著，但平靜的表情似乎體現出一股安詳。



如果這樣保持下去，場景該是何等唯美，可惜沒過多久，尤露的眉頭開始慢慢褶皺，似乎像是忍耐著什麼，垂在身邊的兩隻手也抓撓著皮裙，不久後又握緊成了拳頭。



尤露的兩隻腳沒有做美甲，也沒有塗上亮閃閃的指甲油，反倒是輕鬆的開始摩擦。



尤露雙腳的腳趾互相靠近，大腳趾還會打一打架，而後又像是做著踩踏，直到尤露感到窒息加重，小腿不得不開始蹬踢，兩隻玉足這才略微分開，在空中前後划動。



尤露白皙的臉蛋增添了一抹紅暈，嘴巴也張開了一些，依稀可以看到舌頭在裡面蠕動。



按理說過去的時間在戲中已經吊死了一位女孩，可尤露的掙扎不降反升，幅度越來越大了。



尤露當然想控制，可她已經任憑身體的掙扎，腦中的意識早就不去管這些，而是去想未來的點點滴滴。



尤露的雙手雖有力氣向上攀登，但卻停留在了胸口，而不是每場戲必須抓撓的脖子。



尤露的指甲很短，不存在斷裂的情況，可尤露仍然用指肚去撫摸自己的胸口，只是速度愈發加快。



尤露的死亡表演是真實的，也像她之前所說的那樣要演一回自己。



尤露不僅加長了掙扎的時間，而且修改了絕大多數的動作，尤其是現在尤露已經開始失禁，尿液順著尤露光滑白皙的右腿順流而下，從腳背經過，在大拇指上一滴一滴的滴落，而並非是等到死後再失禁。



失禁過後，尤露的身體就遲緩了許多，左手第一個從胸口掉落，垂到了腿旁，右手也跟著落下，不過偶爾還會蜷縮下手指，表達尤露還未完全縊透，不希望人們將她放下，因為尤露的嘴角還掛著微笑。



尤露的小腿已然緩慢，玉足也相互靠攏，雖然沒有相碰，距離也很近了，看樣子右腳並不嫌棄左腳還在滴嗒的尿滴，慢慢地停靠下來。



尤露的臉還是帶著紅暈，仍舊是不那麼明顯，舌頭不像拍戲時伸出來的一大截，只有粉嫩的舌尖擠出牙齒，掛著一絲唾液。



尤露的眼睛沒有翻白，透過她渙散的眼球，似乎可以讀懂她的一切。



尤露的屍體被發現的很快，原因是她的出租房已經很長時間沒交房租了，當房東打開沒鎖上的房門，準備大發雷霆時，看見了尤露的屍體。



五十多歲的男人瞬間癱倒在地上，半響才打電話報警，放下了尤露尚有餘溫的屍體。



房東並不知道尤露拍攝的都是什麼片子，只知道她是個模特，又想起之前還有兩個男租客，怕是謀殺，就跟警察交代了。



不久後，導演和剪輯見到了放進太平間的尤露的屍體，跟警察說自己是開網店的，尤露是平面模特，如今東西不好買，也就散了，沒想到尤露上吊自殺。



話雖這樣說，可二人都很傷心，沒過多久決定重操舊業，最終工作室變得大紅大紫，導演和剪輯也不再拍攝冰戀視頻，轉而拍攝微電影，也算是小有成就。



「張哥，這個演員側臉好像尤露姐。」



「是啊，確實有點神似，不然我也不會讓默默無聞的她演女一號。對了，尤露的忌日快到了吧，這都五年了，明天去看看她吧。」



「成，東西我都準備好了，路上買點花就行。」



「別忘了燒條白綾。」



「忘不了，張哥您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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